
忆钮哲先生

易照华

钮哲先生诞辰百年之际
，

回想往事
，

缅怀深切
。

�� 余年的交往
，

受先生教

诲和鼓励甚多
，

至今深刻难忘 �先生的音容笑貌
，

仍历历在目
。

北京初相见

早在 ���� 年夏天
，

我在当时的国立成都理学院数学系念完一年级
。

由于

解放战争接近四川
，

暑假特别长
。

在 �月初的一个晴朗之夜
，

我们数学系八位

同学坐在草地上仰望星空 �二年级的一个同学突发感慨说
�“
宇宙如此美妙

，

而

我们不能欣赏
，

真是太遗憾了
” 。

大家都有同感
，

当场决定第二天就分头寻找

天文学书刊
。

我是最积极的人
，

到图书馆翻遍有关的全部资料
。

这样就知道

我国当时的一些著名的天文学家
，

如张钮哲
、

戴文赛
、

李晓舫�沂�
、

陈遵妨等
。

他们编写的科普著作对我了解天文学有启蒙作用
。

另外还找到在期刊上连载

的《每月之星》�陶行知之子陶宏编著�
，

用它来认星和星座
。

其中我最喜欢的

就是张钮哲先生写的《天文学论丛》
，

从书中不仅学了天文学的基本知识 �而且

也为书中的一些优美的骄文和热爱祖国的情绪所感染
。

希望有机会在他们指

导下学习天文学
。

����年转学到北京大学数学系后
，

参加了北京大学天文普及组
，

半年后

任组长
，

看到的天文书刊更多
。

知道张钮哲先生是中国天文学会的理事长
、

中

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台长
、

小行星
‘

中华号
’

的发现者和命名者
、

我国方位天

文学和天体力学的开创人
。

很自然地希望见到他
，

并向他请教
。

����年在北京大学数学系毕业后分配当本校研究生
。

著名天体物理学

专家戴文赛先生因院系调整到北大数学力学系任教
，

知道我爱好天文后
，

主动

要我做他的研究生
。

这样就遂了我希望研究天文的心愿
。

但是我是数学系毕

业
，

物理学基础较差
，

研究天体物理学有些顾虑
。

在教务长周培源先生的鼓励

下
，

决定研究天体力学
。

戴先生很快也支持
，

并答应给我介绍张钮哲先生
。

在戴先生的邀请下
，

张任哲先生趁出差到北京之际
，

于 ���� 年 �� 月到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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京大学来访问
。

戴先生和我在北大燕园北阁的办公室等候
。

大约上午 �时左

右
，

从窗外看见大路
� �

�走来一人
，

身材硕长而挺直
，

步履轻松而快捷 �戴先生在

窗 口招呼一声
，

立即同我到北阁门 口迎接
。

人坐后
，

见张先生正当盛年�当时

正好 ��岁�
，

声音洪亮
，

言语直爽
二

我向他介绍学历
，

并表示要研究天体力学
，

希望得到他的指导
。。

他很谦虚地说
� ‘

我的专长不是天体力学
，

而是方位天文

学 �对天体力学仅了解一些
’

我谈 了正在学习有关 凡�����
� ，
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的经

典著作 �他说
� ‘

这些著作是基础理论
，

但很难深人了解
，

可以先读较浅的书
，

如

������� ��，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 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’ 。

最后他说
� ‘

可以到南京紫金

山天文台或
�

上海佘山观象台做毕业论文 �如到南京
，

任何时候都可以来找我
’

初次见面
，

张饪哲先生那样老知识分子的风范
，

爱护年轻人的精神
，

修养深邃

的言谈
，

坦率而机智的形象
，

在我心 目中深刻难忘
。

深切的教诲

由于 �作学习太紧张
，

����年底患较严重的肺结核
，

做毕业论文推迟

����年夏
，

戴先生奉调到南京大学天文系任教
，

我因病不能随行 因投 《天文
学报》一篇稿子同李晰先生�学报主编�联系

，

李先生来信中谈到佘山有一批法

国人留下的小行星资料
，

可以用来做毕业论文 �而
�

且佘山的书刊数量
，

在国内

首屈 一指 于是我想同戴
、

张二先生商量
，

到佘山去做毕业论文
。

����年 �月
，

月市结核大有好转
，

已不传染 �先到南京找他们商量
二

到紫金

山天文台拜访张先生
，

得到他热情的接待
。

因为当时紫金山天文台统管科学

院所属全国所有天文单位
，

到佘山也要紫金山天文台同意
。

他首先同意并欢

迎我到佘山去做毕业论文
，

还对我说
� ‘

小行星的研究在天文学中占有很重要

的地位
，

我现在就带着张家祥用数值方法计算小行星摄动轨道改进 �佘山的小

行星研究
，

过去在国际上 了受到重视
，

希望你去恢复起来
〕 ’

坐在旁边的张家祥

也对我点头微笑 在南京期间
，

多次
�

卜紫金山天文台查阅资料 �常看到他具体

指导张家祥的感人情况
一

�

����年 �月底
，

随同南京大学天文系四年级学生一起到达土海
，

在佘山

和徐家汇两个观象台进行生产实习�内容是恒星 自行和时间服务��� 月中实

习结束后
，

我就留在佘山做毕业论文
。

李沂先生将法国人 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 留下的

小行星全部资料给我
，

并告诉我有关的基础理论文献
。

由于我在北京已学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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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些基础理论书
，

工作进展比较顺利
。

到 �� 月底已弄清法国人以前的小行星

工作的全部内容
。

是以 �����
�
理论为基础

，

浅���
�
再改变成能讨论小行星群

普遍摄动的方法
。

再加上轨道改进过程
，

就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小行星群的摄

动理论
。

我和刘振锐试算了三颗已知结果的 �����
群小行星

，

完全符合精度要

求
。

有把握恢复以前法国人的工作
。

����年 �月参加在南京召开的紫金山天文台学术讨论会
，

我先在会下向

张钮哲台长汇报了情况
，

他非常高兴
，

并对我进行鼓励
。

高兴之余
，

逐步增加

了骄傲情绪
。

我在代表课题组向大家报告后
，

又得到年长专家们的赞扬
。

于

是有些飘飘然
，

竟在一次发言时
，

大言不惭地说
� ‘

既然小行星群普遍摄动方法

又快又好
，

为什么还要用数值方法算小行星摄动�
’

这样既无理又很幼稚的话
，

而且针对了张台长当时的工作
。

但他仅严肃地看了我一眼
，

没有讲话
。

因为

我那时是团员
，

会下张台长慎重地托郭权世�会上负责团的工作�转告我说
�

‘

年轻人刚学到一点东西
，

不要 自高自大 �今后要学习的内容还有很多
’ 。

这样

语重心长的话
，

对我震动很大
二

冷静地想一下
，

自己的确是刚开始学
，

决心接

受张台长的意见
，

克服狂妄自大的情绪
，

踏实地工作和学习
。

会后回到佘山
，

立即同刘振锐一起
，

按国际要求计算了属于 ����� 和 ���
�

���� 群的 �� 颗小行星的普遍摄动
，

并做 �
’

轨道改进和寻星星历表 �作为《佘山
天文台年刊》�� 卷内容�����年底出版�

、 。

认真调查研究了摄动理论的文献
，

并在此基础上写出毕业沦文
。

内容包括 自己对 ������ 一 �如���
�
方法的理解和

体会
，

以及计算过程中的一些改进看法

����年 �月 �日
，

毕业论文答辩会在南京大学天文系举行 �张杯哲台长

任答辩委员会主席
，

委员还有李琦
、

戴文赛
、

赵却民
、

程庭芳
。

由于这也是我国

天文界第一次研究生毕业论文答辩
，

故参加的人很多 张先生在会上对我仍

然是鼓励为主
，

他说
� ‘

论文中理论部分写得有水平
，

对方法的讲述
，

比 ���
���

�美国人�的书中写得更好
’ 。

另外
，

也对文中一些遗漏之处
，

坦率地提出 了意

见
。

我是完全心服 口服
。

张先生在这段时间内对我的教诲
，

我终身不忘
，

至今仍记忆犹新
。

后来很

多人问我
，

学天体力学过程中
，

谁是你的老师 我总是理直气壮地说
� ‘

张
、

李
、

戴三位先生都是我的老师
’ 。



真诚的信任

在张先生的建议下
，

科学院向北京大学正式提出要求
，

希望在我研究生毕

业后
，

分配到紫金山天文台工作
。

并告诉我到紫金山文台后
，

安排在历算组
。

我自己也作好到紫金山天文台的准备
，

做 了一些调查研究
。

直到 �月底才等

到分配通知
，

意外地得知是到南京大学天文系
。

只好服从
，

于 ����年 �月初

到南京大学报到
。

几天后上紫金山天文台
，

新任秘书黄建树见到我就说
� ‘

怎

么行李没有带来�有没有家眷�
’

弄得我哭笑不得
。

向张台长讲明后
，

他说
� ‘
�

月同北大段学复主任谈好的
，

怎么就变卦了�我希望你仍能到历算组研究独

立编算天文年历课题
，

我过几天就到南京大学
，

商量让你到紫台来兼职
。

相信

你会作好
’ 。

几天后
，

紫台办公室赵文彪主任问我
，

每周能有多少时间来紫台�

我估计一下说
� ‘

一年内每周可以来 �个上午
’ 。

手续不久办妥
，

于是从 ����

年底
，

我这个南京大学的小助教
，

就正式成为紫台的兼职研究人员 �没有职

称�
。〕

当时历算组在山下鸡鸣寺
。

由于没有高级职称研究人员
，

未设主任 �只安

排助理研究员刘宝林任秘书
。

他工作非常认真细致
，

负责起天文年历中太阳

系天体和恒星视位置的编辑排版
，

以及 日月食计算工作
。

保证了天文年历和

航空
、

航海历的正常出版
。

我来上班后
，

他对我非常客气
，

把最好的一台全 自

动计算机给我用
。

根据当时独立编算的要求
，

核心是要从现有的文献资料出发
，

计算出任何

时刻的日
、

月
、

大行星的精确位置 �误差要达到 �
�

�角秒左右
。

张台长在 ��� �

年因观测 日食
，

需要月球在附近几天的精确位置
。

但抗 日期间无法得到国外

天文年历
，

只好自己计算
。

并由此算出 日食有关参数
，

指导观测
。
���� 年后

，

买到 ���� 年的天文年历
，

发现当时讨
一

算的月球位置中黄经都小了 �角秒 �计

算底稿就留在历算组
。

于是我决定先试算 ����年 日食附近几天的月球位置
。

到 ����年 �月初得到结果
，

看出张台长以前的计算过程没有错
，

只是最后在

加上黄经章动时
，

正好少加 了 �角秒
。

向张台长汇报后
，

他非常高兴
，

对我鼓

励一番 �并告诉我说
� ‘

希望你尽快完成天文年历试算
，

后面还有其他工作
’ �

天文年历试算工作到 ���� 年 �月告一段落 �所计算 ���� 年 日
、

月
、

大行

星的一批位置
，

同美国出版的 ����年历书上所载的一致
。

至于其他工作
，

是

张台长具有远见
，

开始研究人造卫生运动有关的课题
。

在 ����年大跃进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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间
，

张台长曾经考虑紫台建 立
‘

方位天文部
’ ，

包括行星彗星
、

历算和人造卫星
�

�作 �并打算由我来负责
。

后因我在南京大学天文系担任行政
�

�作
，

被迫辞去

在紫金山天文台的兼职
。

但张台长对我的信任
，

一直铭记在心

热情的鼓励

����年 �月
，

在南京召开的新中国天文学会第一届代表大会
。

我这个初

出茅庐的年轻人
，

在会上宣读 了题为
“
摄动函数展开式收敛性的改进

”

的论文
。

这是在佘山期间已写好
，

并已投 《天文学报 》的文章
�

张台长和一些年长的学

术委员们
，

为了鼓励年轻人
，

将我和杨世杰的报告
，

评为这次会 上的两篇最优

秀的论文 �并在新华社和报纸上报道
。

此时我还比较冷静
，

张台长的批评仍记

忆犹新 �看出这完全是前辈们对青年的鼓励
，

而我的天体力学研究工作还在起

步阶段
。

于是再努力写出第二篇投 《大文学报》
。

在张台长的介绍下
，

前苏联

科学院理论天文研究所
，

将我的这两篇有关摄动函数的论文翻译成俄语
，

于

����年出版
。

困难时期结束时
，

����年在北京召开 了中国天文学会第三届代表大会
。

在张台长和长辈们推荐下
，

我这个只有讲师职称的年轻人
，

被选为中国天文学

会第二届理事
、

天文学报编委 �很快又接到中国科学院聘书
，

担任紫金山天文

台的学术委员
。

不仅如此
，

张台长还在各种场合中明确表示
，

以后有关天体力

学方面的学术问题
，

由易照华负责
、

对于张台长和长辈们的信任和鼓励
，

我既高兴又感到惭愧
。

由于 ���� 年

以来
，

不断的政治运动和繁重的行政工作
，

再加上较多的教学任务
，

科研时间
一

非常少 �而且困难时期营养不 良
，

不能常开夜车 并在 ���� 年的党内反右倾

运动中
，

把我列为重点批判对象 �对我的土作情绪打击很大 故这几年除写出

一些教材外
，

研究工作成绩很少 �真是愧对长辈们期望
二

此外
，

钮哲先生正确对待历史的态度和宽以待人的精神
，

也是值得我学习

的
。

在失去理性的文化大革命期间
，

张台长受到非常严重的打击 但是
，

在文

化大革命结束后
，

我一次也没有听见他抱怨过任何人
。

即使大家谈及文化大

革命时
，

他也只是付之一笑地说
� ‘

这仅是错误的历史阶段
，

现在已成过 去
’

回想 自己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受到各种委屈
，

总有些耿耿于怀 于钮哲先生相

比
，

自愧不如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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缅怀钮哲先生多年交往
，

感慨甚多 �特赋小诗一首
，

略表纪念
。

钮哲先生百年诞辰纪念

�七律�

赤子东渡探宇宙
，

命名中华露苗头
。

昆明凤凰初掌舵
，

南京紫金再为首
。

敬业为乐称表率
，

诲人不倦誉神州
。

百年之后事业在
，

桃李承志更风流
。


